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蒸
纂 馨 翼

:盆答
. ‘ 二

;:;
户

比
臼舌场h

‘犷一矛一臀井

第轰:拜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畔淤
镶拼

护

口

卿麟

螃

(苏)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

        赵  健 译

州

(

J

、

洲、

撇
夔
蒸麒溉

.
哟
.
翻
甄

。
孤
谓
汤
毅
绷

燃

︸J

澎

明
、

︺

r

资
陇
曰

﹄

勿
决
组
膝

朴蒸
叹

鬓 券
燕

.r
. 赦

谈
卜”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/(苏)奥斯特洛夫斯基著;赵健译.

北京:金城出版社，1999.5

  (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)

ISBN 7一80084一236一3

钢⋯ 1.①奥⋯②赵一 肛.长篇小说一苏联一现代

IV.1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1999) 第15392号

责任编辑:张朴远  孙德全

        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      (北京朝阳区和平街 n区37号楼)

850\1168毫米 1/32 13.375印张 335千字

1999年5月第一版 1999年5月第一次印刷

            印数:1一5300套

          ISBN7一80084一236一3/1·32

        定价:600.00元 (全38册)



前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之一

                  口

    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。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。一个人的一

生应当这样度过:当他回首往事时，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

因碌碌无为而羞耻。这样，在他临死的时候，就可以说:‘我的整

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贡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— 为人类

的解放而斗争。”，这一妇孺皆知的人生格言正是小说《钢铁是怎

样炼成的》主人公保尔·柯察金奋斗的一生的真实写照，也是作

者本人— 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战斗历程的高度概括。

    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，所受教育

不多，做过苦工。一九一九年加入共青团并参军赴前线作战，后

因负伤回到后方，进入铁路工厂任技师，曾领导过地区共青团工

作。一九二四年入党。一九二七年由于他的病情恶化，导致全身

瘫痪，双目失明。但他并没有屈服，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

在病床上创作了这部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及《暴风雨中所诞生

的》等作品。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因病辞世。一九三五年

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。

    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记叙了出身贫寒的保尔·柯察金在艰

难的环境中不断成长，成为一名坚定、忠诚的无产阶级事业革命

战士。他是在革命烈火和熔炉中锤炼出来的新一代青年的杰出

代表，生活的苦难和伤病的折磨都不能让他停止战斗。奥斯特洛

夫斯基塑造的保尔·柯察金执著于信念和有着高尚人格的光辉

形象，超越时空，超越国界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，激励着一代又一

代的青年不断奋发向上，追求理想。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曾高

度评价这部作品，认为“整个苏联文学中暂时还没有如此纯洁感

人，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形象。”

一九九八年八月



目 录

第一部

第二部
(1)

(201)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部



第
理丝
三碑‘

    “过节之前到我家补考的人，给我全部起立!”

    神父恶毒地盯着班上每一个学生。他穿着一件法衣，脖颈上

挂着一个沉甸甸的十字架，身子已发了福。

    他那双小眼睛凶狠地盯着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六个小孩-一

四个是男孩，两个是女孩。这几个孩子都惊慌失措地看着神父。

    “你们俩先坐下，”神父对两个女孩子摆了摆手说。

    两个女孩暗自松了口气，连忙坐下了。

    瓦西里神父的小眼睛紧紧地注视着四个男孩子。

    “你们几个小鬼头到这边来!”

    瓦西里神父站了起来，把椅子挪走，走到缩成一团的四个孩

子面前。

    “你们这几个小痞子，哪个会吸烟?”

    四个人全用蚊子般的声音答道:

    ，’}申父，我们几个都不吸烟。”

    神父被气得脸色发青。

    “王八蛋，如果你们都不吸烟，那么是谁向面团里撒了烟末

呢?你们不是都不吸烟吗?那好，现在就搜查搜查!每个人都把

口袋翻过来!都听见了吗?快点翻过来!”

    有三个孩子开始往桌子上拿口袋里的所有东西。

    神父一丝不苟地查看他们口袋里的每个缝隙，希望能翻出

一点儿烟末，可他一无所获。他转过来检查最后一个孩子，那孩

子的眼珠黑黑的，灰色的衬衣又破又旧，蓝裤子的膝盖上钉着几

块补钉。

    “你怎么还在那儿傻站着?”

    那黑眼睛的小孩看着他痛恨的神父，小声回答说:



    “我连一个口袋都没有。”他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摸着已缝上

了的袋口。

    “哼，真的一个口袋都没有吗?你认为我真不知道是谁做出

这么令人厌恶的事情— 祸害了复活节的面团吗?哼，你这个小

无赖，这一次决不会饶了你。上一回是你妈替你求饶才让你呆在

这儿，这一次你可逃不过去了。你给我滚开!”他用力抓着那孩子

的一只耳朵，把他拖到走廊，很快关上了门。

    教室里鸦雀无声，孩子们全缩着脖子。任何人都不明白保尔

·柯察金怎么会这样被撵出学校。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·

勃鲁扎克知道他为什么会被赶走。节日前，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

的孩子到神父家的厨房等着补考的那一天，他看见保尔在神父

厨房里准备做复活节糕的面团上撒了一小把烟末。

    保尔被神父赶出来后，坐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，他盘算着回

家后该如何交待。他的妈妈在税务官家里烧火做饭，每天都起早

贪黑地忙着，而且对所有的事都一丝不苟。他怎样向妈妈说自己

的事儿呢?

    想到这里，他的泪水涌了上来:

    “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?全怪那该死的神父。为什么我要在

他的面团上撒烟末呢?都怨谢廖沙这家伙。他说:‘来，我们给这

个烦人的老家伙来点儿烟末。’我们俩就在面团上撒了烟末。他

现在却是没什么事儿了，而我看样子一定会被学校开除。”

   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以前就有了过节儿。有一次，保尔和米什

卡·列夫丘科夫斗殴，老师不让他回家里吃饭。为了不让他一个

人在没有人的教室里淘气，就让他跟高年级的学生们在一块儿，

坐在教室后边的凳子上。

    那天给高年级讲课的老师是一个瘦子，穿着一件黑色的上

衣，恰巧那夭给学生讲的是地球和天体。保尔听到他说什么地球

已经有好几百万年的生命了，什么星星也和地球差不多，他嘴张

得老大，感到非常吃惊。他认为老师讲得不可思议，差一点儿想



站起来说:“老师，这和圣经里所讲的一点儿也不一样呀。”可是

他又怕老师罚他，没敢问。

    神父一般总是给保尔的圣经课满分。祈祷文和新旧约他都

倒背如流，上帝在什么时候造了哪样东西他全知道。保尔打定主

意向瓦西里神父请教关于那天高年级教师讲的事。在下次上圣

经课的那天，神父的屁股刚坐到椅子上，保尔举手提问，神父对

他点点头，他立刻站起来说:

    ，’j申父，高年级的老师怎么说地球已经有好几百万年的生命

了，而不是圣经里说的五千年⋯⋯”突然，他的提问被瓦西里神

父又细又高的声音打断了:

    “你这个王八蛋，瞎说什么!这些话你是从圣经上学的吗?”

    还没等保尔回答，神父就抓住他的两个耳朵，往墙上撞他的

脑袋。过了一小会儿，神父又把碰坏了头而又不知所措的他赶到

走廊里。

    当保尔放学回家后，他妈妈又把他大骂了一通。

    次日，他妈妈亲自来到学校，恳请神父让保尔继续上学。打

那时起，保尔十分痛恨瓦西里神父。保尔对神父又恨又怕。什么

时候他都不会放过那些欺负过他的人;他当然不会不记得神父

不明不白地打了他一顿，但他从来不表现出来，暗暗记在心里。

    瓦西里神父还曾给他穿过许多次小鞋:一般是因为一点点

的小事，神父就把他从教室里撵走，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天天让他

站墙角，而且从不辅导他功课，所以他只得和另一些考试没有通

过的孩子在复活节前一块到神父家厨房里补考。他们几个人在

厨房里等神父的时候，他就往复活节蒸糕用的面团上撒了点烟

末。

    虽然没有人看见他撒烟末，但是神父立刻就想到是哪个孩

子放的。

    ⋯⋯孩子们在下课后都跑到院子里，他们把保尔团团围住。

保尔闷闷不乐地坐着，一言不发。谢廖沙呆在屋里子没动，他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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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是自己害了保尔，但又无法弥补。

    校长叶弗列姆·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员室的窗口伸出头，他

浑厚的声音，吓了保尔一跳。他叫道:

    “立刻叫柯察金到我这儿来一趟!”

    保尔忐忑不安地向教员室走了过去。

   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经上了岁数，脸色苍白，两眼无神，他瞧

了瞧站在旁边的保尔。

    “他今年多大了?”

    “十二。”保尔的妈妈说。

    “好吧，就让他在这儿吧。条件是:每月薪水是八卢布，值班

时管饭，上一天一夜的班后，可以休息一天一夜，但是绝对不能

偷这里的东西。”

    保尔的母亲急忙说:“嗯，不会的，先生，绝对不会的!我保证

他什么也不偷。”

    “就这样吧，今天就让他上班。”老板说，又转过去对柜台后

的女服务员说:“齐娜，你把这个小孩送到洗刷间，让佛罗霞安排

他替格里什加的位子。”

    女服务员朝保尔点了点头，放下切火腿的刀，穿过食堂，向

连着洗刷间的旁门走去。保尔在她后面走着。他的母亲一边跟

住他们，一边悄悄对他说:

    “亲爱的保尔，你干活要手脚勤快点儿，别让自己出丑呀。”

    她担心地目送着儿子，直到看不见才向门口走去。

    洗刷间里的活儿很繁重:一大堆刀叉和盘子碟子放在一张

桌子上，有几个女人在那里忙碌着，她们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擦

着餐具。

    一个男孩子正烧着两个大茶炉，他比保尔大一些，长着满脑

袋乱七八糟的红头发。

    洗餐具的大锅里的开水呼呼冒气，使整个洗刷间雾蒙蒙的。



开始，保尔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楚。他呆呆地站着，不知道该

做什么，也不知道去哪儿才对。

    不远处一个女人正在洗盘子，齐娜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，

说:

    “佛罗霞，这孩子是刚到你们这儿来的，准备干格里什加的

活。你给他安排活吧。”

    她转过身给保尔介绍叫作佛罗霞的女人:

    “这位是这儿管事的，由她安排你的工作。”说完了，她就返

回食堂去了。

    “是。”保尔小声答道，他瞅着眼前的这位管事的，等着她安

排工作。佛罗霞抹了一把头上的汗，浑身上下打量了一下保尔，

像是在想他能否胜任工作，然后她把从胳膊肘上掉下来的袖子

卷了卷，用一种十分优美、浑厚的声音说:

    “小伙子，你的工作不难:就是说，你每天早晨按时烧好大铜

壶里的水，水要一直开着，当然，你要自己劈木柴。另外，烧那两

个大茶炉的活也是你的。还有，在活多时，你得帮忙擦刀叉，倒脏

水。小伙子，这些活也够你忙乎的了。”她说话时把重音放在字母

“a”上，用的是科斯特罗马的方言。她说话的口音、翘鼻子和红润

的脸，使保尔感觉好了一点儿。

    “看样子，这个大婶人挺好的。”保尔自己这样想，于是壮起

胆子问佛罗霞:

    “我现在该做什么呢，大婶?”

    保尔的话还没落地，洗刷间里的女工们就哄堂大笑起来，把

他后面的话淹没了。

    “哈哈哈!⋯⋯佛罗霞有了个侄子⋯⋯”

    “哈哈!⋯⋯”佛罗霞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

    洗刷间里雾蒙蒙的，保尔看不清她的脸，实际上佛罗霞才十

/又岁。

    保尔觉得非常不好意思，他转身问一个男孩子:



    “现在我该干什么活呢?”

    那个男孩子却笑嘻嘻地说:

    “还是找你的大婶吧，她会跟你说的，我只是临时工。”说完，

他就转身跑到厨房去了。

    这时，一个岁数大一些的洗餐具的女工对保尔说:“你先到

我这儿来吧，帮我擦叉子。你们怎么笑得这么开心?他到底说了

什么值得好笑的?”她递给他一条毛巾，说:“你拿着，用牙咬着一

头，用手拉紧另一头，在上面来回地擦叉子齿儿，要擦得亮亮的，

一点儿脏东西也不能有。咱们这儿对这活儿要求很严。那些老

爷们都左一遍右一遍地看叉子，如果发现一点点脏东西，那就要

了命了。老板娘会立刻解雇你。”

    “什么?老板娘?”保尔不清楚。“刚才把我留下来的男人不

就是老板吗?”

    那个女工笑着说:

    “孩子，你还不明白，这里的事情都是老板娘说了算，她今天

不在家。这儿的老板不中用，是个傀儡而已，再过些天你就明白

了。”

    洗刷间的门开了，三个跑堂的一人端着一大撑脏盘子走了

进来。

    其中一个宽肩膀、斜着眼、脸四四方方的人说:

    “要赶快洗呀。班车十二点就到了，但你们还是不紧不慢

的。”

    他看到了保尔，向旁边的人问:

    “这个孩子哪来的?”

    “他是刚来的。”佛罗霞说。

    “噢，是刚来的，”他说，“那你可要小心点儿，”说着他就用手

按着保尔的肩膀，把他向两个大茶炉那边儿推去。“你必须随时

保证这两个大茶炉开着，但你看，一个茶炉现在已经灭火了，另

一个也只剩下一点火了。今天就放你一次，假如明天还这样的



话，你就要挨揍了，知道吗?”

    保尔一声不响，就去烧茶炉去了。

    保尔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新生活。他第一天上班时使出了全

身的力气。他明白:这和在家不同，在家可以不听妈妈的话。那

个斜着眼睛的跑堂说得很清楚，如果不听从吩咐，就会被扇耳

光。

    保尔把脱下的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，然后用力向两个大茶

炉的火吹风，火星立刻从两个能装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冒了出

来。接着他又把一桶污水倒进下水道，往大锅边上放了一些湿木

柴，又在已经开了的茶炉上放了一块湿抹布，好让它烘干。一句

话，让他干什么活，他就干什么活，随叫随到。就这样一直干到夜

深人静，保尔才向厨房走去，这时他已精疲力尽了。那个岁数大

的洗餐具的阿尼西娅等他走出去带上门之后说:

    “唉，这孩子和别人不太一样，他干起活来真是不要命。一定

是被逼无奈才上这儿干活的。”

    “是呀，这小家伙真是不错，”佛罗霞说，“他这种人决不会偷

懒。”

    “干一阵儿就学会偷懒了，”鲁莎反对说，“刚开始所有人都

会拼命干⋯⋯”

    次日上午七点，保尔已经被整晚不停的活儿折腾得浑身没

劲了，他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来接班的圆脸男孩，那孩子

的眼睛总是透着一种毫不在乎的目光。

    那个孩子看到所有的活都干得不错，茶炉也烧好了，就把手

放进口袋儿，白了保尔几眼，然后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:

    “酶，你小子记住，明天早上六点钟到这儿来替我。”

    “怎么是六点?”保尔说，“应该是在七点钟嘛。”

    “哪个愿在七点换班就随他便了，但你明天一定要六点来。

你要是还想说没用的话，我把你的臭脸打肿。你这混蛋，刚来这

儿就装模作样。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



    那些交接好班的洗餐具的女工们，饶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

子对话。那孩子装腔作势的声音和故意找碴儿的态度惹恼了保

尔。他冲着那孩子走近一步，原打算重重地打他一个耳光，但又

怕才上一天班就辞退，就忍住了没有打。他脸色发青地说:

    “小子，说话别这么冲，别蒙我，不然的话，你肯定不会有好

果子吃的!明天我就七点接班。要较量的话，我随叫随到;如果

你现在想打我的话，那就来吧!”

    那孩子往大锅那儿退了一步，诧异地看着勃然大怒的保尔。

他做梦也没想到会遇到如此强硬的反抗，竟有些下不来台了。

    “好小子，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。”他嘟嘟嚷嚷地说。

    第一天就这么顺顺利利地过去了。当保尔兴冲冲地往家走

时，他想自己赢得了本就应该得到的休息。他现在已经有工作

了，以后不会有人说他游手好闲了。

    清早的日头从高大的锯木厂后面冉冉升起。很快就能见到

保尔家的小房子了，看，这就是了，就在列辛斯基的庄园后面。

    “妈妈准是才起来，我却已干完活儿回来了，”他一边想着，

一边加快脚步，嘴里还哼着小调儿，“不去上学也不错。那个该死

的神父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我现在真想吐他满脸口水，”保尔正

想着，已走到了门口，在要进门的时候，又想起一件事:“我有机

会一定要打他那臭黄毛的脸，对，一定要教训教训他。”

    母亲这时在院子里烧茶炊，一看到儿子下班了，赶紧问他:

    “今天过得怎么样?”

    “一切顺利。”保尔回答。

    母亲像是要和他说点儿什么事儿。但是他已经知道了。他

从打开的窗户看见了哥哥阿尔焦姆，他正背对着窗子。

    “哥哥怎么回家了?”他忐忑不安地问。

    “嗯，他昨天晚上刚回来，以后他就不走了。他要去调车场工

作。”

    保尔有些犹豫地推开房门，走了进去。



    那个坐在桌子旁边的人身材魁梧，正背对着保尔，这时扭过

脸看着保尔，两道目光十分严厉。

    “啊，往面团里撒烟末的英雄回家了?你看看你干了件多么

愚蠢的事儿!”

    保尔明白，和突然出现的哥哥顶嘴是不明智的。

    “我的事儿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，”保尔对自己说，“这次哥

哥可不会轻饶了我。”

    保尔对哥哥有些畏惧。

    可是哥哥阿尔焦姆一点也没有揍他的想法。他用一种讥笑、

轻视的眼神瞪着他，把两个胳膊支着桌子，坐在凳子上。

    “也许，你已念完大学，每门课都及格了，因此现在到食堂里

去洗餐具，对不对?”阿尔焦姆阴阳怪调地说。

    保尔不敢抬头，看着地板破烂的地方，一心一意地看一个突

起来的钉头。阿尔焦姆没再理他，站起来到厨房去了。

    “今天可能逃过去r。”保尔松了口气儿。

    在喝茶的时候，阿尔焦姆让保尔一五一十地把他在学校里

发生的事儿说一遍。

    保尔把自己被开除的事儿实事求是地说了一遍。

    “你现在就这么不听话，以后可怎么办呢?”他妈妈苦恼地

说。“唉，我们该如何管教他呢?他这脾气到底是从谁那儿学来

的?上帝呀，为了能让他有出息，我付出了那么多心血!”她抱怨

说。

    阿尔焦姆喝完茶，拿开杯子，对保尔说:“老弟，你听听妈的

话。往事就不要再说了，以后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行，干活时可不

能偷奸耍滑，踏踏实实地干自己份内的事儿。如果这个地方再炒

你鱿鱼，我可真要狠狠地教训你一顿了。你要牢记，不要再让妈

为你提心吊胆了。你这个臭小子，在哪儿都不老实，总是惹事生

非。现在该好好想想了，一生在食堂洗餐具是没有前途的，你先

在那儿干完一年，到时候我会想办法让你到调车场学点手艺。现



在你太小，过一年再说，到时候我帮你找找人，也许调车场就能

雇你。我已经调回来了，以后就在调车场上班。我们俩不能再让

妈妈给别人干活了。她在那些大老爷跟前卑躬屈膝的，总是看人

家的脸色行事，保尔，你给我听清楚，往后要老老实实地做人

呵!”

    他站了起来，伸了伸懒腰，把放在椅背上的衣服拿起来穿

上，突然对妈妈说:

    “我要办些事儿，出去一个小时。”说着他低头过了门坎，向

外边走去。

    他到了院子里，在路过窗子时对保尔说:

    “我给你买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，过一会儿让妈给你拿出

来试试。”

    车站食堂全天营业。

    谢佩托夫卡中转站有六条铁路线交轨。车站上总是人来人

往的，只有两三个小时能略显静一些，那是夜里两班车之间的那

段儿时间。车站每天都有上百列火车进进出出，从前线的一边儿

换防到另一边儿。从前线下来的伤兵数也数不清，而刚入伍的人

都披着灰色的军大衣，像潮水一样涌向前线。

    保尔在车站食堂整整干了两年，两年里他接触的除了厨房

就是洗刷间。地下大厨房里的劳动非常繁重。总共有二十几个

人在那干活。十个跑堂不停地在食堂和厨房里进进出出。

    这两年里，保尔的薪水增加了二卢布，现在每月挣十卢布，

身材变得高大强壮起来。在食堂干活的日子里，他饱经甘苦:他

在这里当过大师傅的下手，烟熏火燎了半年，后来因为那个权力

挺大的厨师长看不惯他的倔强，他又被弄到洗刷间，厨师长害怕

有一天激怒了保尔而遭到报复。如果不是保尔非常勤快的话，他

可能早已被解雇了。保尔从不偷懒耍滑头，他比任何人都能干。

    在食堂营业的高峰，他总是忙得不亦乐乎，一会儿端着盘子



飞快地下着楼梯，从食堂奔向下面的厨房，一会儿又从厨房窜上

去。

    每天夜深了，食堂的两个餐厅里就渐渐地安静下来了，这时

伙计们就在下面厨房的仓库里聚众赌博。有好多回，保尔看到赌

桌上放着花花绿绿的纸币。伙计们有这么多的钱，保尔毫不奇

怪，他知道他们每个班能得到客人们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费。客人

一般会给他们半个或一个卢布。他们拿到小费后就大肆挥霍。保

尔痛恨这些家伙们。

    “这些短命鬼!”他心里想，“像我哥哥那样的技术出众的钳

工，一个月才挣四十八卢布，我更惨，只有十个卢布;可这些人却

在一天一夜就弄了这么多钱— 怎样挣的呢?进进出出地端盘

子。一转眼就把钱糟蹋光了。”

    保尔觉得他们是另外一类人，和那些老板差不多，是他的敌

人。“这些混账东西，虽然他们在这里低三下四的，可是他们的家

属却和有钱人差不多在城里趾高气扬。”

    他们偶尔把身着中学生校服的儿子和吃得营养过剩的媳妇

带来。“他们可能比那些吃饭的绅士还有钱，”保尔这样想。他已

经习惯了这些伙计每天夜里在厨房的黑屋子里或是食堂的仓库

里进行赌博。他十分明白，每个洗餐具的女工和女招待，如果不

想用几个卢布的价钱，向食堂里有地位的人出卖自己的身体，那

她们决不会被雇佣很久。

    保尔已经接触到了生活中最黑暗的一面。那里弥漫着变质

的臭味，泥坑里的潮气正向他这个有着强烈的求知欲的孩子袭

来。

    阿尔焦姆想让保尔去调车场学手艺，但没去成，因为不要未

满十五岁的童工。但是保尔总是幻想能离开食堂，他对调车场那

黑黑的大石头房子很向往。

    他一有空儿就去哥哥那儿，和他一块儿检查车辆，打打下

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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